
天 津 中 医 药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18年 12月第 35卷第 12期
Dec. ２０18熏Ｖｏｌ．35 Ｎｏ．12

·经典研究·

吴鞠通法象思维探析
凌文萍 1，展照双 2，冯一凡 1，施 新 2

（1.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济南 250355；2.山东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济南 250355）

摘要：法象思维是中医学思维体系中最常用的思维方法之一，清代吴鞠通在其著作中广泛运用此思维方式进行

辨证论治。观其治验，大抵可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是临证、治疗过程中法象思维的应用；另一方面是用药、煎服法象思

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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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者，像也。象思维是中国古人认识大自然，解

释大自然的方法论之一。古代先贤由日光之向背定

阴阳，以男女之有别定阴爻与阳爻皆为对“象”的应

用。法象思维，以象为基础，更广泛应用于古代劳动

人民的生活、文化，特别是中医的发展之中。《系辞》

言：法象于天地，变通于四时，县象著明于日月[1]。其

在中医的系统形成与构建之中可谓之荦荦大者。吴

鞠通作为温病大家，其对法象思维的应用贯穿于整

个诊疗过程中。探析于此，对于现代中医的辨证论

治大有裨益。

1 法象
1.1 释义 《易传·系辞上》曰：“见乃谓之象”；又

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1]象是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又有《系辞》记载八卦之象的

产生是古人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自然之象的结果，

是对自然界和社会万事万物的概括归纳。“此象之

中包括了天象、物象、气象、景象天地万物所有可见

之象；对于人体而言，则当包括体态之象、面象、目

象、耳象、舌象、齿象、唇象、脉象等人类生老病死各

个阶段的现象。”[2]而“法象”一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现

象,二是效法、模仿的意思[3]。

1.2 法象思维与中医 “一阴一阳谓之道”[1]。《说

卦》曰：“是以立天地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

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阴阳取象于天地、

日月、四时，刚柔、仁义等象，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

阳乃万物的核心。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

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

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4]本篇篇名及通篇内容都

在阐述阴阳与天地万象的关系，借助于阴阳可辨万

物之象，人体之象的辨识路径亦是阴阳。天地之间，

寒暑交替，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无不是阴阳之象。

对象的直观感受，更能简洁地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

借助于阴阳这一对事物或现象的属性概括的哲学

概念，基本可以分析宇宙的万事万象。举类比象、察

物体象是中医学重要的思维模式，深入研究并把握

此思维模式，对学习、应用中医知识有着重要意义。

2 吴鞠通的法象思维
吴鞠通为温病学派代表医家，法象思维在其所

著《温病条辨》中得以彰显。《温病条辨·解儿难》曰：

“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

理，名也，物也，象也，数也，无所不通，而受之以谦，

而后可以言医。”[5]吴鞠通在此处明确指出医者应遵

循天之纪地之理，应象而辨证论治方是医之道，不

至于误伤人性命；《温病条辨·中焦篇》论述芦与柿

蒂时强调：格物的重要性，即认识一药之效须探求

药效之象[5]。并且吴鞠通于《温病条辨》各方条下，

“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

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5]并反

复强调作为一名医生要学会察象、体象，学会格物，

方能言医。

2.1 临证辨象 “天地之象与人体之象相应从而得

到病患症候之象，这也是辨证论治的实质所在”[6]。

常有常象，病有病象，吴鞠通执象以断病。观其临

证，吴鞠通便有日生于东，月生于西，世间万物皆由

此少阳、少阴之气生成因此万物皆可名东西之观

点。人作为万物之首，最得东西之气生成，是为与天

地东西之气最是相应。因此人体患病及治疗亦是不

能不与天地东西之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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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以法象思维诠释温病之病因、病位、病

机及临床表现。如在其著作《温病条辨·上焦篇》中

记载：“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5]指出温病

感邪途径是为从口鼻而入，自上而下，鼻通于肺，始

于手太阴。同时温邪又与伤寒之阴邪不同。温为阳

邪，此论中亦言伤风，因此风从东方来，乃解动之温

风也，最善发泄，阳盛必伤阴，故首郁遏太阴经中之

阴气，而为咳嗽、自汗、口渴、头痛、身热、尺热等证。

“渴，火克金也，咳，肺气郁也。午后热甚，浊邪归下，

又火旺时也，又阴受火克之象。”《温病条辨·上焦

篇》：“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

……名曰温病。”“不缓，则非太阳中风矣；不紧，则

非太阳伤寒矣；动数者，风火相煽之象，《经》谓之

躁；两寸独大，火克金也。”[5]吴鞠通以五行之象阐明

太阴病的脉象，让复杂的脉象有更直观的阐释，后

人学习简明易懂。

《温病条辨·中焦篇》曰：“面目俱赤，语声重浊，

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

刺……阳明温病也。”“舌苔老黄，肺受胃浊，气不化

津也。甚则黑者，黑，水色也，火极而似水也。又水胜

火，大凡五行之极盛，必兼胜己之形。芒刺，苔久不

化，热极而起坚硬之刺也；倘刺软者，非实证也。”[5]

吴鞠通以水火之象，分析舌苔之病理情况，使病家

之寒热一目了然。又深谙阴极必阳，阳极必阴之理，

分析热极而舌苔反黑之缘故。吴鞠通运用阴阳五行

之象对阳明温病之舌象作出精彩独到的阐释，使后

学对中医之舌苔、苔色、苔质的临床意义有了直观、

深刻的认识。

2.2 治疗法象 吴鞠通创立的三焦辨证中治疗大

法的原文是“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

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5]非轻不举形容

上焦用药非药性轻清之品不轻扬宣散、非平不安形

容中焦用药非药性平和之品不能安中焦、非重不沉

形容下焦用药非药性重坠之品不能直达下焦。上焦

部位最高位于皮表，治疗上焦之病，宜用药性如羽

毛般轻清升浮之品为主，以期能达到其在上的病

位，上焦病用药剂量也要轻，煎煮时间要少，且宜少

量频服，不可过用苦寒沉降之品，否则药过病所。

上焦病中吴鞠通主张：“治上焦如羽，非轻不

举。”[5]病初期病位浅病情轻则易治，病久传变病位

入里而深病情重则难疗。及时恰当的治疗避免温邪

传变化热入里，首要关键必抓住时机趋邪于手太阴

肺卫之外。肺主气，其和皮毛，故云在表，在表则需

要选用适当的辛凉轻剂时时轻扬，以解表热透邪外

出，避邪深入。

《温病条辨·上焦篇》第 4 条：“温病初起恶风

寒，服用桂枝汤；但热不寒而渴者，服用辛凉平剂银

翘散。温毒、暑温、湿温、温疟，不在此例。”辨证要点

抓住初起恶风寒，虽曰温病，明是温自内发，风寒从

外博，成内热外寒之证，故仍用桂枝以辛温解肌，得

微汗而寒热之邪皆解。“温热之邪，春夏气也，不恶

风寒，则不兼寒风可知，此非辛凉秋金之气，不足以

解之。”[5]因此在患者病之象是“但热不恶寒且口渴

者”需选用辛凉平剂银翘散。初起恶风寒，桂枝主

之；说明了只要征象与药物之象相应，治疗温病也

可选用辛温药。但桂枝辛温，以之治温，是以火济火

也，故改从《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

法。此辨证选方仍是象思维的体现。

吴鞠通在银翘散辛凉之剂中配伍少量辛温之

品荆芥穗、淡豆豉以其辛温开腠理的功效助辛凉君

药发散表邪、透邪外出，虽为温药但与大量的辛凉

药配伍，整体药效辛而不烈，温而不燥，增强辛散透

表之功且又可避免寒凉遏伏。正确的热因热用，运

用温药发挥其辛温疏散之功因势利导，不仅没有

伤阴之弊端还可以助温热之邪向外透散。此配伍方

法与阴阳应天地之象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象

相应。

温病病邪传至中焦，吴鞠通曰：治中焦如衡，非

平不安。阳明如市，胃为十二经之海，土者万物之所

归也，诸病未有不过此者。中焦处于上、下焦之间，

是升降出入的枢纽，如秤杆中正平和、平衡之象，故

中焦病用药须中正平和，即不能用治上焦病轻清升

浮之品，又不宜用治下焦病重坠之品滋腻潜降。“可

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指治疗中焦温热性质病证，要

注意去邪气之盛而复正气之衰，使归于平；二指治

疗中焦湿热性病证，要注意分消湿热，升脾降胃，不

可偏治一边。”[7]

治疗温病下焦病，吴鞠通曰：治下焦如权，非重

不沉。下焦为三焦之中部位最低，且偏于里，取秤砣

之象，是为下焦病用药须重坠、重镇平抑、厚味滋潜

之品，犹如秤砣那样沉重，以使药效直达于下，才能

直达病所。温病无三阳经证，却有阳明腑证、三阴脏

证。温病最善伤人体之精，故三阴首当其冲。吴鞠通

言由上及下，由阳入阴之道路，学者不可不知。治下

焦病曰宜法其下之象选用重镇平抑、厚味滋潜之品

以复脉。然立法如此，在临时对证时，仍需医者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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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病象加减尽善。

2.3 用药法象 吴鞠通对晚蚕砂的认知中提到：

“晚蚕砂化浊中清气，大凡肉体未有死而不腐者，蚕

则僵而不腐，得清气之纯粹者也，故其粪不臭不变

色，得蚕之纯清，虽走油道而清气独全，既能下走少

腹之浊部，又能化浊湿而使之归清，以己之正，正人

之不正也。”[5]吴鞠通据药之象用治人之病象，不止

是蚕砂，对于有特殊药象之药用以治疗特殊病象往

往收效甚佳。如用五行、阴阳分析比较牵强，而直接

取药之象应病之象则较为直接明确。

“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5]

吴鞠通认为，长得象心的、位置在中心位置的药物

皆可治疗心病。如清宫汤方中用六心，元参心、莲子

心、竹叶卷心、连翘心、犀角尖、连心麦门冬。此方俱

用心者，以心者有生生不息之意，心能入心，能补心

中生生不已之生气。特别是此方中用的是连心麦门

冬，麦门冬留心才可治心腹结气。

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在中药中有一

类药称为“血肉有形之品”取材于动物身躯，或脏或

骨或髓，以其形应人体之形，治疗或补益与人体相

应的部分。吴鞠通善用血肉有情之品，治疗极度虚

损的危重疾病，是为以物之象与人患病之象相应，

以形补形的法象思维模式。在阿胶鸡子黄汤中，“鸡

子黄有交关变化神明不测之妙·……盖鸡子黄有地

球之象，为血肉有情之品，生生不已，乃奠安中焦之

圣品。”[5]其正中有孔，故吴鞠通认为能上通心气，下

达肾气，居中以达两头。鸡子黄其色黄，入中焦脾

胃，是以能够补人体后天之本。其象如人身阴阳相

抱之义，是以以其形应人体之形，治疗或补益与人

体相应的部分。

2.4 煎服法象 以辛凉清解之剂为例其药之剂量、

煎煮与服用之法无不与人体患病之象，药物之象相

应，以达到药效。

剂量方面：吴鞠通认为：“肺卫最高。”因此“药

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5]故用服

用方法以解此病大药轻或病轻药大之弊。煎煮药物

方面：药过煎则味厚易过病位，肺药武火速煎以使

其纯然清肃上焦，不犯下焦。服用方法：银翘散服法

中有“时时轻扬”之法，方法是采取昼夜时时备服之

法。“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

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5]上焦

病为保证药力时时达上，透邪外出以轻去实，不犯

中下，时时轻扬之法最妙。面对危重病的时候，如陈

氏肿胀之危候，吴鞠通取频服不断的服药方法不拘

一日三服的常理，可以迅速控制病情补其虚。吴鞠

通重视药量、煎服取其轻清之象以应肺象，无开门

揖盗之弊，是吴鞠通要求如此服药的道理。

综上所述吴鞠通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有非常完

善系统的体系即法象思维。法象思维作为一种完善

的思维模式，它不仅仅体现在吴鞠通诊病过程，在

其治疗原则、选方、用药、煎煮直至病患的服用方式

无不透出法象思维。每一步都是应以一致的象，因

而每一步都是为达到治病治其根本，以尽可能祛邪

平衡人体阴阳。因此吴鞠通对病患用药后所达到的

疗效便是法象思维用之于临床的最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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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Ｓｈａｎｄ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2.Wenb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Abstract: Analogical thought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system. WU Jutong in
the Qing Dynasty extensively used this way of thinking in his writings for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his treatment experience, it can be
summed up in two major aspect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nalogical thought in dialectical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application of
selection drug, dosage and decoction.
Key words: analogical thought; WU Jutong; nature鄄human integrati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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